
2020年 3月 31日 星期二人物22 编辑编辑//娜娜 拉拉 zjwz_nl@zjwz_nl@163163.com.com 电话电话//6538001565380015--13101310

即便对古典音乐并不热衷

的听众，也多多少少听过吕思

清的名字。中国国家大剧院、维

也纳金色大厅、美国纽约林肯

艺 术 中 心 、伦 敦 皇 家 歌 剧 院

……在这些世界顶级音乐殿堂

里，经由其手指抚出的小提琴

旋律，绕梁入耳。

当年那个夺得国际上最

重要小提琴比赛之一——帕格

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金奖的17
岁男孩，如今也已步入半百之

年。在时光的磨砺中，昔日意气

风发的少年成为了心怀感恩的

引路人。

人们对音乐的“感受”相通

国家大剧院自启幕运营以

来，集结了一大批艺术家参与

到艺术普及中，吕思清便是里

面的常客。“那里就像是我的

‘音乐之家’。”每年繁花似锦的

春夏之交，“五月音乐节”都会

如约而至。

“五月音乐节”的艺术总

监，正是吕思清。“让更多人有

机会通过更多渠道接触到古典

音乐，让他们的生活因为结缘

音乐而变得更美好”。

去年的“五月音乐节”，吕

思清走进雄安新区，为忙碌的

建设者们献上了一场休闲解闷

儿的午间音乐会。社区、医院、

学校，甚至副中心建设工地的

食堂……临时搭起的舞台总是

相对简陋，吕思清从不在意，只

要观众想见他，他都会带上自

己价值不菲的名琴欣然前往。

吕思清始终难忘2015年在

门头沟区斋堂镇柏峪村的那场

演出。当吕思清把小提琴架在

肩上时，大爷大妈们静静地看

着他，眼神满是好奇，吕思清意

识到，“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还

没亲眼看过小提琴，没听过小

提琴的声音。”

弓子搭上琴弦，演奏开始，

全场寂静。然而当维瓦尔第《四

季》中《春》的旋律告一段落时，

一位大爷说，他听到了鸟叫的

声音。“没错，就是鸟鸣！”吕思

清惊喜异常。还有个小姑娘跑

到院子里折了枝开得正好的

花，热情地递到吕思清手上。

古典音乐作为舶来的艺

术，总是与“高雅”二字如影随

形，吕思清却不以为然，归根

结底，古典音乐能够带来的就

是一种“感受”。

“感受”无关对错和高下，

更何况，人们的“感受”常常是

互通的。当同一段旋律响起，

无论几百年前远在欧洲的维

瓦尔第，还是对小提琴颇感陌

生的农民大爷，心中浮现的都

是同一个春天。

音乐面前，我们都是渺小的

2019年12月25日，中山公

园音乐堂里，吕思清与著名指

挥家余隆、夏小汤以及中国爱

乐乐团合作了一场音乐会。这

场演出，是中国爱乐乐团为吕

思清送上的50岁生日祝福。许

多观众直到那时才发觉，当初

一举夺得帕格尼尼国际小提

琴大赛金奖的少年，竟已在舞

台上陪伴大家如此之久。

如今，吕思清对音乐的感

知越发敏锐细致，“年轻的冲劲

儿和激情”沉淀下来，化作如今

更游刃有余的“平衡和思考”。

吕思清从观众的反响中

也获益良多。他常常举例，如

果 一 位 观 众 刚 刚 失 恋 ，一 曲

《梁祝》于他而言悲痛到了极

致；但在一位陷入爱河不久

的观众听来，旋律中情意绵绵

的部分更加难忘。

“观众的心境不同，对演

奏的理解不同，而且他们也在

跟随音乐成长。”一言以蔽之，

音乐的变化永无止境，对它的

探 索 和 解 读 更 是 穷 极 无 涯 ，

“在音乐面前，我们都是渺小

的。”

吕思清渴望把这些体会

分享给在音乐道路上同行的

年轻人，“感恩”是他人生中的

高频词汇。“能够走到今天，除

了自己的努力，前辈、家人、朋

友的鼓励和支持是非常重要

的，我也希望在有能力的时候

帮助下一代有才华的乐手，让

他们更好地成长。”

吕思清已经在行动了。就

在中国爱乐乐团为他庆祝50
岁生日的那场音乐会上，还出

现了三张年轻甚至完全称得

上稚嫩的面孔：李映衡11岁，

蔡珂宜12岁，出生于2000年的

朱凯源，他们与吕思清合奏了

皮亚佐拉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的四季》。

三个孩子是当之无愧的

“未来之星”。2018年，李映衡和

蔡珂宜在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

赛少年组中拿下了联合第一

名。也是在这一年，6年前也曾

获得过梅纽因大赛少年组第一

名的朱凯源问鼎第55届帕格尼

尼国际小提琴比赛。

“每年的音乐比赛都输送

了大量‘神童’，但真正走到最

后、成为‘家’的只有很少一部

分。”荣誉当前，吕思清最担心

的，就是孩子们太过年轻，会

“迷失了方向”。

不浪费才华

1987年，吕思清一举夺得

第34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

赛金奖时17岁。大赛之严苛人

尽皆知，此前金奖已空缺12届，

亚洲人更是无缘。“东方帕格尼

尼”的巨大光环笼罩下来，所有

人都盛赞他是“天才”。

那时，吕思清还在中央音

乐学院附中读书，“我记得特

别清楚，得了奖之后，我就在

学校里溜达。”一位老师看见

了他，迎面称赞了一句“吕思

清，你真是大器晚成啊。”老师

走后，吕思清越想越别扭，“17
岁拿了国际大奖，还算大器晚

成吗？”

吕思清早早就被寄予厚望

——8岁时被中央音乐学院附

小破格录取；11岁时被小提琴

大师耶胡迪·梅纽因选中，远赴

英伦，到梅纽因学校学习。音乐

圈里，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位

小神童，以至于帕格尼尼金奖

显得有点姗姗来迟。

敛下锋芒，静心积蓄，是吕

思清从父亲那里得来的财富。很

小的时候，父亲就常常耳提面

命，告诫吕思清“学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满招损，谦受益”。取

得了成绩，父亲永远一带而过；

做得不对，就会被反复训诫。

鼓噪的热浪渐渐退去，吕

思清又拿起小提琴，继续着踏

实又稍显漫长的积淀。他的音

乐生涯，少不了时代的造就甚

至裹挟，吕思清时常提醒自己：

一个人能够把控的，只有自己，

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本心。

“不浪费上天赋予你的才华，是

人生最好的结果。” （摘自3
月17日《北京日报》）

吕思清：甘为音乐引路人 ·高 倩·

2012年，作家刘庆邦接到

一个电话，是矿上的亲戚打来

的，那位亲戚的儿子掐死了自

己的亲儿子。悲剧引发了创作

的欲望。刘庆邦以此为原型，创

作了长篇小说《家长》。这是一

桩发生在普通家庭的日常悲

剧。刘庆邦不怕读者对号入座，

相反，如果能从中有所反思，他

欢迎每一个家长到小说里找找

自己的影子。

此前，刘庆邦一直专注于

煤矿和农村题材，他擅长以紧

凑的节奏和强烈的情节展开文

化与社会批判，《家长》是刘庆

邦再度涉猎城市题材的尝试。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来承

载历史与时代，在社会性的背

景下考察人性。

日常生活的燃料

刘庆邦一直关注教育问

题。作为家长，他有一儿一女，

如今儿女也做了家长。儿子小

时候数学不好，刘庆邦付出了

很多心血，也有很多体会。他的

微信朋友圈从开通以后就很少

发言，寥寥几条分享，一半是关

于家庭教育。

写长篇，刘庆邦习惯先找

到原型。他曾说过，“我写长篇

都是往后看，是一种回忆的状

态。有的时候，甚至得等小说中

主要原型人物去世以后动手。

盖棺定论，对人能看得稍稍清

楚 ，人 物 才 能 在 脑 子 里 活 起

来。”起初他未考虑写教育题

材，直到亲戚的那通电话，原型

自己找上了门。

找到了原型的抓手，刘庆

邦还需要从生活里发掘更多的

肌理。他回家探亲时，找两个当

中学老师的侄子，聊老师和家

长的一些交往，当代学校的状

况，同时他调动了自己当家长

的亲身体验和生活积累。

《家长》写得悠闲却透着张

力，日常生活的表面下藏着一

股劲。王安忆打比方，莫言像道

家，刘庆邦是儒家，前者把现实

变形，扭曲，而刘庆邦的写作，

则一直稳稳地在伦理的运行中

开展。正因如此，刘庆邦被人说

“写得老实”。

除了“写得老实”，他的小

说还透着辛辣，刘庆邦的很多

小说反思国民的劣根性。成为

作家之前，他当了19年农民，又

在矿上生活过九年，下过井、拉

过煤，对底层民众的甘苦、欲

望、对社会迅速转型时期剧烈

的冲突非常熟稔。这些都是生

活赋予他的写作的馈赠。

到城里去

刘庆邦出生于河南农村。

不甘心待在农村，一直想摆脱

农民身份。他跟开封下来的知

青交谈，心里暗暗比较自己和

别人谁看的小说多。城乡意识

冲突中，农民矛盾又复杂的身

份自觉，在刘庆邦塑造的很多

人物身上都有体现。

母亲不识字，但很尊重刘

庆邦写作，夜晚会把唯一一盏

煤油灯让给他。没什么书报借

鉴，他从模仿县里广播站播的

批判稿起步，照葫芦画瓢，为了

让稿子顺利被采用，特地在自

己名字前强调“贫农社员”。

升学路泡汤后，想要从农

村走出来很难，刘庆邦应征当

兵，可父亲当过国民党军官，一

政审就把他刷下来了。1970年

煤矿招工，刘庆邦最早得到消

息，并获得了去新密煤矿的机

会。矿上成立宣传队，他是负责

人，后来宣传队解散了，他不甘

心重新当工人，总想找点额外

的事干，就开始写小说。第一篇

作品《棉纱白生生》。

在煤矿，刘庆邦吃上了商

品粮，拿了工资，成了公家人，

完成了从乡下到城市的跨跃。

他是当代中国社会迅速城市化

与大迁徙中的一员。他以农村

人去煤矿工作为背景，写过很

多主人公努力跨越城乡、阶层

藩篱的故事。

1978年，刘庆邦调到北京

一家煤矿工人杂志当编辑，住

在9平方米的小屋里，在厨房的

灶台上写作。为了挤出写作的

时间，他养成了早早入睡、早上

四点起床写作的习惯，写完当

天的内容再去上班。第一本长

篇《断层》就是这么写成的。

四十年书写煤矿

在矿上的那段生活使刘庆

邦对矿工产生了亲密的、生死

与共的感情，一说写矿工，脑子

里立刻就有很多形象活跃起

来。80年代，刘庆邦创作了关于

煤矿的第一部长篇《断层》。

那时，刘庆邦工作的煤矿

杂 志 名 字 叫《他 们 特 别 能 战

斗》，后来杂志改名叫《中国煤

炭报》。90年代初，刘庆邦在《中

国煤炭报》副刊部做主任时，煤

矿上诞生了一种残忍的作案手

法，作案人把受害人拐骗到矿

下杀害，伪装成矿难事故，并以

死难者家属的身份向矿上讹诈

赔偿。刘庆邦觉得震撼，就以此

为素材写了中篇《神木》，小说

被 导 演 李 杨 改 编 成 电 影《盲

井》，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银熊

奖，至今仍被影迷视为经典。

1996年，平顶山煤矿发生

重大煤气爆炸，84名矿工遇难。

刘庆邦背着小挎包奔赴现场，

“矿工家属都很年轻，孩子都很

小，一次一次哭倒了，昏过去。

一昏过去就打吊针，然后醒过

来又再哭，再抢救，有好多好多

的细节都让人受不了。”回来后

刘庆邦写了纪实文学《生命悲

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

一度变成了煤矿安全生产的教

材，有矿工给他送锦旗。

有一次，有个矿工家属正

在等被困在井下的父亲，见刘

庆邦是记者，问他：“如果我爸

真出不来，我能不能顶替他参

加工作？”刘庆邦感到这话里深

深的悲哀，却无法写进报道，于

是把这件事写成小说。2005年

前后，国内的矿难到达高峰。小

说《红煤》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

就，反思欲望对人性的扭曲。

除了采访矿难事故，刘庆

邦还去非常落后的小煤窑。越

是简陋的小煤窑，适合进入文

学的东西越多。听说河北孟县

还有小煤窑用骡子拉煤，他对

人和动物的关系很感兴趣，跑

去住了半个月，回来就写了几

篇小说。

而现代化程度越高，关于

人的事儿就越少，如何书写新

的煤炭题材是要重新思考的问

题。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2020年第10期）

刘庆邦：从矿井到都市 ·古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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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谦·

等待更客观的自己

渠道为王 还是内容为王

·吴冠军·“人工愚蠢”的时代？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的突发扰乱了今年

春节。

网络社交媒体既是助长纷扰的原因，但也是提

供真实消息最快的平台，只是纷扰与真理对比悬

殊。每个人因为害怕而激发出来的反射动作相近

也不一，愤怒、激动、怜悯等各自发展与发泄，这与

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价值有关。看平常日子里的

社交媒体大量流动两类内容，一是为了累积的数据

的讯息，置入明确的目的而设计出的种种图文，各

种宣传；另外则是集体发泄，以各种姿态裁剪转贴

包装内心的不安，表达自己的存在。深刻原创的信

息则是凤毛麟角。

我们都知道，比病毒传染力更快的是虚假消

息，当不确定的时期来临，则集体地转向彼此安慰

与集体发泄愤怒的短文，因为不确定许多借机裁剪

与转贴的讯息里是否夹带了不可考的片面之词，这

也是在疫情刚暴发时最让人沮丧的地方。我们必

须更费劲地判断，筛选出少数有价值而真实的信

息，在筛选之时，要如何预防自己被他人的主观情

绪干扰、如何被刺激起不适度的同情心，又如何避

免情感上的勒索，以及最重要的是预防自己随波

逐流。

所有的客观思考，需要最大的能量就是耐心，

匆忙地从网上或留言中抓取的安慰，转身依然是徒

劳的空虚；安静的思考和理性搜寻相对有价值的意

见需要耐性。

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蔓延，造成了假期的

延长和许多活动的削减，我就当它是一段耐性练习

的时间，按捺自己上社交平台的动作，好回避掉“情

绪病毒”；只定时阅读中立客观的频道对于疫情和

疫情之外的世界报道，选择以多角度提供的客观数

据为根据的说明，留给自己自行判断的信息，减少

阅读纯属个人的短文说词。短文是网络文化消减人

坚持深刻思考的利刃，应该给自己更多有目标的长

文阅读。

阅读成了这几周居家避疫的主题，书本之外还

包括网络上许多很好看的纪录片，无论是艺术、科

学、时事。封闭式的思考有其创造性的动机，但也有

可能容易落于偏颇，理性选择的阅读就是不要过于

偏执依自己的喜恶阅读，这是要不停提醒自己的

事。生而为人难免主观，“主观”类似于心理上的免

疫系统，保护自己在可预见的安全范围里，但也可能

陷入固执，开阔的阅读常常是避免主观思考的方法。

这是一个等待的时间，等待疫情过去，等待疫苗

出现，等待更客观的自己。 （摘自《新民周刊》

2020年第6期）

袁枚在《随园诗话》里亮出一

个观点。有个冬烘先生执教南

京，对弟子说，“写诗必须向韩愈、

苏轼这样的大家学习，如果读了

温庭筠、李商隐的作品，便终生陷

入末流。”袁枚对此不苟同，他认

为像温庭筠、李商隐这样的人是

真才子，甚至才力还在韩、苏之

上。理由是“韩、苏官皆尚书，侍

郞，力足以传其身后之名。温、李

皆末僚贱职，无门生故吏为之推

挽，公然名传至今，非其力量尚在

韩、苏之上乎？”

袁枚无意中触碰到一个传播

学话题：“渠道为王”还是“内容为

王”？

过去阅读古诗文，有个总观

感，就是大官写好诗，高官出雄

文。为何？以袁枚的视角来看，

一是，在古代最好的平台和渠道

是官场，官越大影响越大，居高声

自远。二是，“门生故吏”是“水

军”，推广起来不遗余力，想不要

超大“点击量”都难。因此，官员

一出手，一般都是“爆款”。

“渠道派”有其传播生态，“内

容派”的传播逻辑是什么？非大

官而“名传至今”者，比比皆是。

李杜出仙入圣，是内容的“君王”，

但以官阶而论，他俩“皆末僚贱

职”：李白任个虚职，估计连薪水

都困难；杜甫是个科员，一生潦

倒。论平台和渠道，他们先天不

足。但是，他们写的东西又都是

“硬通货”。

“傍大款”是屡试不爽的方

略，李白曾受唐玄宗召见，虽然最

后被炒了鱿鱼，但这段经历应该

让他增价不少。“渠道派”天天和

皇帝在一起，不会拿皇帝给自己

做广告。相反，“内容派”难得一

见皇帝，倒是不断拿皇帝来制造

传播热点。这方面柳永是高手。

柳三变很可能连皇帝的面都没有

见着，但是，他却天天叫着嚷着到

青楼“奉旨填词”，虽然佳作迭出，

但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最大的可

能是“行为艺术”，带有炒作的成

分。要不然，怎么会达到“凡有井

水处，皆能歌柳词”的点击率？

不论是“渠道为王”还是“内

容为王”，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才

是天字第一号的东西。 （摘自

2月17日《深圳商报》）

·月如钩·

曾经，上海到长崎的威尼斯号游

轮，有个场面，至今想起还觉得有点

意思。

有天中庭在宣传晚上的剧院演出，

装扮成歌舞剧中人的男女站在小阳台

上，分别代表金钱地位或爱情，我走过

去时只见其中一男正向团团围着上下

几层栏杆的众人大声发问：“现在，请你

们回答我，爱情和面包，你们的选择是

什么？”

一阵叽叽咕咕，人群中有几个大胆

喊：“面包——”

大家笑了，男人似感意外：“面包？

你们这样现实的啊”，然后不断地问了

几遍。似乎在反复的锤打下意志愈益

坚定，最后，密匝匝人群众口一词理直

气壮：“面——包——”

那几天我正在读一部小说《上流法

则》，号称“媲美《了不起的盖茨比》”。

1966年10月某日的纽约现代艺术

博物馆，沃克·埃文斯20世纪30年代末

在纽约地铁车站偷拍的人物肖像照首

次展出，挽着丈夫手臂的凯蒂发现了一

个“熟人”的两幅状态迥异的肖像，深受

触动，陷入回忆。

1938年的新年夜，格林威治小酒吧

里，一对花样年华的闺蜜，薪水微薄的

打字员凯蒂和秘书伊芙，一不小心就花

掉了当晚的3美元酒精预算，一筹莫展

打算就此收场时，高贵迷人的年轻银行

家廷克·格雷穿着羊绒大衣出现了，他

因寻找穷艺术家兄长汉克而踏进这家

地下层二流酒吧。完美的邂逅，伊芙瞬

间看上了廷克，凯蒂却明白廷克更钟意

自己。大萧条已近尾声，战争威胁尚

远，此时的黄金之城气氛祥和，美酒和

爵士乐令人陶醉，“三人行”来到最甜蜜

阶段，廷克驾的车被撞翻，突如其来的

灾祸重写一切。

真正的故事从这里开始。内疚的

廷克让伤重的伊芙出院后搬进自己的

优雅公寓养伤，顿成旁观者的凯蒂心情

复杂。脸留疤痕一腿微瘸，与廷克同居

的伊芙，最终听从内心出走洛杉矶。廷

克找回凯蒂，他亲切体贴，风度翩翩，谈

吐不凡，一切无懈可击，让凯蒂引为灵

魂伴侣，直到她在一家中餐馆屏风后，

目睹廷克的“教母”安妮把手伸进他的

大腿。

小说书名来自凯蒂在廷克书桌里

发现的一本《社交及谈话礼仪守则》，这

是乔治·华盛顿在青少年时期所撰，共

有110条之多。凯蒂恍悟廷克的“上流

魅力”：美屋豪车、精致衣着、浪漫假期、

银行家身份，都是这个没落家族后裔用

身体交易而来，即使与女友同居时也被

“教母”随传随到，所谓上流礼仪，不过

是他用来扮演家族显赫、名校毕业、华

尔街投资高手的剧本。

对于“美国梦”，作者埃默·托尔斯

与菲茨杰拉德有不同理解，不像后者

那样慨叹“美国梦”在人们的贪欲中破

灭，托尔斯在一个访谈中说，他心目中

的“美国梦”根植于一种理想化的自我

决 定 论 ，这 种 精 神 在 当 今 美 国 仍 然

活跃。

这把钥匙，或许可以帮助读者明

白他为何如此设计笔下人物的走向

——因结识廷克闯进“上流”的凯蒂，

有过两位富家子男友，其中踏实的华

莱士投身支援西班牙共和军的国际纵

队并死在战场，聪明会玩的迪奇明白

凯蒂还爱着廷克后默默离去；廷克的

哥哥汉克烧掉自己的画作去做了一个

普通军士；凯蒂则几次拒绝诱惑，凭个

人努力在喜欢的杂志出版事业向上提

升。至于廷克，心中尚未熄灭的“良

知”圣火和对凯蒂的爱，让他抛弃所有

成了一名码头工人，他依旧每天望见

曼哈顿，却再也不需要“上流法则”。

这个人物的结局，让人想起毛姆最好

小说《刀锋》里的拉里。

每个人的选择都出乎意料，每个人

的选择都很自尊。觥筹交错的浮华背

后，文学硕士出身的银行家托尔斯，实

现了和菲茨杰拉德相同的文学野心：刻

画天真又复杂、纯洁又高尚的人性。契

诃夫在无情解剖生活时有了“生活并无

意义”的思考，但他仍然坚信，不寻找生

活的意义，人无法生存。这是契诃夫的

悖论，应该也是这本书的作者认同的悖

论。“面包和爱情，你选哪样？”其实是个

很天真的问题。生活实在比它复杂得

多。 （摘自3月21日《新民晚报》）

21世纪快走完了它的五分之

一，我们手上和身上有了越来越

多的智能穿戴和使用设备，越来

越多的产业与社会领域正在被人

工智能与自动化技术所“赋能”，

媒体与自媒体则无止无尽地高速

喷涌新概念、高速转换新焦点，但

在这些表面变化下面，有一个巨

大的变化发生在人们身上。

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人

们的知识却正在被剥夺。法国思

想家贝尔纳·斯蒂格勒甚至用“人

工愚蠢”来形容当代社会。大学

课堂上，越来越多的学生无精打

采，只因抖音刷到凌晨5点；网上

的大V公开声称不再需要“费力”

学习外语，只因“搞一支专业翻译

团队就搞定了”；公路上的司机们

会眼睁睁把车开进河里，只因GPS
说继续保持直行……在全球层面

上，一方面人们普遍在抱怨环境

的糟糕、空气的污染，另一方面却

肆意制造碳排放、无视垃圾分类，

认 为 自 己 那 一 点“ 熵 增 ”无 足

轻重。

愚蠢被催发，盖因知识被剥

夺。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所分

析的三大知识，在今天都正在被

剥夺。

第一种是“生产性知识”，亦

即关于“工作”的知识。在当下时

代，工作知识不断被自动化机器

和人工智能所剥夺：无论你是个

优秀的工匠、医生、工程师还是棋

手，机器都在不断加速地改写你

的工作设置，乃至直接取代你。

今天大学的毕业季焦虑，就是工

作知识被剥夺的映射：无论你读

哪个专业，你的“专业性”知识都

快变得学而无用。

第二种是“实践性知识”，亦

即人和人如何相处的知识。这个

知识通常不被看到，但却是关于

“生活”的知识，被亚里士多德视

作重中之重。然而，在我们这个

时代它却在迅速退化。今天的人

越来越不知道如何与他人相处，

以至于当下时代的一个关键词竟

然是“撕”。各种撕裂以后，大家

面对伤口也不知道如何去修复。

没有了生活知识怎么办？反思太

麻烦，“算法”很简单。比如恋爱

失败，无须痛定思痛，手撕“渣男”

后直接再上婚恋APP，它会用比你

更了解你的“算法”帮忙找出下一

个更适合的对象……

第三种是“理论性知识”。哲

学、数学、理论物理学等等纯理论

知识也许并不“实用”，但一旦被

剥夺之后，你的多角度思考能力、

分析能力也就被截断了。从大学

教育来看，这几年报考学习理论

知识的学生越来越少，哲学系、数

学系等院系几乎门可罗雀，罗到

的那些也多半是无奈被调剂过

来的。

工作上笨手笨脚，生活中蠢

到只会撕，头脑内无智可用——

人工智能时代人在全面变蠢。作

为大学教师，上出包含知识洞见

的课，写出能引人思考的分析性

文章，就是抗拒“人工愚蠢”的微

小但硬核的“负熵性”努力。

（摘自2019年4月19日光明日

报客户端）

面包和爱情，你选哪样？ ·余 云·


